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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调是地质调查的简称。地调队平时不在大众
视野，只在山郊荒野默默工作，非常神秘。黄金地
质调查过去由武警黄金部队负责，外界不能靠近，
更是神秘中的神秘。武警黄金部队整体转制为国家
一级事业单位后，面纱才逐渐掀开。中国地调局作
协邀请我去北方某地调基地看看，我自然不会错过
这次大好机会。

来到的基站主要为呼和浩特地区地调服务，坐
落在大青山前，四周除了草丛没有人家。这里离市
区不算太远，夜晚可以看见市区亮晶晶的灯火。基
站新建没有多长时间，老基站是山坡上的一个院
子，租了老百姓的房子，现在有自己的房院，宽敞
明亮。院子的中央，集成的箱房一字排开。在这
里，箱房不是厢房，因为房子都是集装箱集成的。
地基三面都是箱房，按照生活区、机器零件、岩芯
材料存放等功能布置。中部箱房由队员居住，有业
务往来的人员可以临时住用。大门外的空地上，左
侧停放了几辆大型履带式钻机，最深可钻3000米。
右侧有个篮球场，队员休闲时可以打球。建设基站
是近几年来我国地调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举措，旨
在有效支持山上地调队作业。

第二天，我们看地调现场作业。载着我们的车
辆来到一条山沟的平台处，两侧的青山像披上了金
绿衣，帐篷前，一队人马正在进行安全作业培训。帐
篷里，三五个队员在打钻。打钻在控制台上进行，一
名技术员在指示屏上操作，还有几名队员在一旁处理
冷却和取芯等辅助工作。钻头呈一定角度向地下钻
进，水状液体不断涌出。取料不是一次进行完毕，取
一段，再钻一段。取上来的岩芯编好数字放在一个铁
盒里，带回基地做物化检测。打钻工作也不是一天就
结束，一般要十来天才能完整取样。地调工作天然就
和艰苦打交道，在山上一待就是数月，日晒雨淋。上
山苦，山上苦，山下苦，地调整个环节都艰苦。回
家，更是奢望。工作人员数量有限，每一个人都是大
操作的环节，走一个都不行。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干一次大活，就齐心合力完成。基站建设后，山上、
山中、山下服务的环节都流畅了，很多工作由机器完
成，队员满意度直线上升。

“地球上的黄金资源越用越少。”这是一个专家
给我说的。事实上，贵金属地调越来越困难，这是
无法避免的事情。地调要讲成果，没有成果的艰苦
没有人夸奖。这个区域的地调工作前前后后进行了
30年，找出了金矿300多吨。队员都换了一批，问
起以前的事情，后面的人不一定答得上来。

地调队主要负责矿产资源调查，也接其他农业等
土地项目。第二天来到黄河边上，正赶上一支地调队
在作业。只见黄河盐碱地上，四五辆皮卡一字排开，
地调队员开始拿出各类地调工具。队员一部分来自转
制的战士，一部分来自考公的学生，整体都很年轻。
他们不慌不慢地拿下钻头等工具，在地头上开始钻孔
作业。钻过几孔取好土样，要带回基地去做物化分
析。他们大本营在一处村庄的深部，房子是临时租用
农民的，四合院很简单，但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年轻
的队员在此工作，直到项目结束。

我们对找金矿很好奇，基地的杨队长答应带我
们上山去体验，一行人步行进山沟。前一段时间，
山沟发过大水，一路上看见不少断裂层，我们问是
否有矿，杨队长说不是。我见小溪里有反光的鳞
片，问是否是淘砂时的金属，他笑着说是云母石。
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来到一处有断裂面的山顶，在
它的旁边一个平台处，见到地质队曾经打过的钻
孔。杨队长让我们仔细观察地形。我们的注意力都
在平台处，他指着平台右侧发黄的横断面，说这是

“露头”（黄金矿的特征之一）。他说如果没有“露
头”，漫山遍野也找不到金矿。可是，“露头”不常
见，需要特殊的机缘才能看见。找矿其实是一个复
杂的活动，除了艰苦，还要经验和机智。地调队在
别人找过却没有发现什么的地方找到了金矿脉，这
让我们佩服不已。中国地调局的老郭说，这个区域
找矿已经进行了30多年。找矿过程中，有老同志身
体出现情况牺牲在这里。这让我们对地调队员的献
身精神肃然起敬。

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我们还去附近一家央企
看了看黄金生产车间。偌大的车间里，没有多少
人，智能化管理让生产流程清晰无比。我们头戴安
全帽，走在干净的车间里，一点金矿液体都没有见
到。听负责人介绍，矿料自输送到粉碎炉被钢球粉
碎后，进入化学析出，最后形成矿锭，送到其他城
市再提纯。如此，我们当然什么都看不见。除了监
控室，我们能清楚看见的只有大院墙上的宣传画。

对我而言，这是第一次亲密的零距离接触地调工
作。我慢慢理了解国家、省市的分工合作，增加了对
地调队员工作特性的认知。有了中国地调体系的进
步，我国的自然资源将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探秘地调队

回到老家，日头毒得很。蝉叫得密密匝
匝，像黏糊糊的网子罩在身上，把人直往屋
前那条小溪推——只有那凉丝丝的活水，能
解这夏日的燥热。

溪水浅了，岸边的草倒是疯长得更凶。
光脚踩进水里，一股凉气“嗖”地就缠上了
脚脖子。水波晃荡，映出个弯腰翻石头的背
影，猛一下和我自己的倒影搅和在粼粼波光
里，虚的实的，一时也分不清。脚底板硌到
块圆溜溜的石头，滑腻的青苔裹着，像蒙了
层薄绸子——咦，这不就是当年我们叫它

“将军印”的那块嘛！
就这块石头，像扣动了扳机，砰一声，

把那些陈年旧事全炸出来了。
也是这么个烤人的大中午，我跟黑皮、

细毛几个光膀野小子，踩着烫脚的碎石路，
嗷嗷叫着冲向溪湾。水哗哗响，搅起来的那
股子水腥味儿直冲鼻子。黑皮麻溜地在下游
堵着口子，细毛手脚并用扒拉开缠成一团的水
草。我呢，憋着气，手就往石头缝里摸——指
头先碰到滑溜溜的青苔，再往里一探，猛地
就撞上个又硬实、又会动的东西！

“快！”细毛压着嗓子吼。
水底下黑黢黢的，两只小黑豆似的眼珠

子警觉地鼓着，硬壳上沾满了泥点子。指头
刚蹭到壳边儿，那东西猛地一缩，钳子像闪
电似的，“咔”一下就夹住了我手指肚上的皮
肉。那疼，尖得钻心，我差点叫出声，又死
死咬住了嘴唇。总算捏着它硬壳两边给提溜
出来了，小家伙八只脚在空中乱蹬，俩钳子

徒劳地一张一合——水点子溅得到处都是，
伙伴们压低的欢呼声一下子炸开了锅。

可这刚到手的高兴劲儿，转眼就稀碎。
黑皮梗着脖子，非说他堵住的那只才是蟹
王。争着吵着，我手里这只最大的，它那钳
子劲儿是真大，“啪嗒”一声，愣是把捆它的
草绳给夹断了。那小东西“啪”地掉地上，
横着身子，快得像道褐色的闪电，“嗖”一下，
就没影了——钻进旁边杨寡妇家那片爬满了
瓜藤、一股子生青气儿的冬瓜地浓荫里去
了。我们仨想也没想就追了进去，密实的瓜
叶子刮着光溜溜的脊背，又痒又疼，瞎忙活到
太阳落山，连根蟹毛也没找着。

冬瓜叶子上滚着的夕阳，猛地晃了下我
的眼。水波重新聚拢，眼前分明是邻家的小
孙子在溪水里笨手笨脚地扑腾。他学着堵
截，可那小手指缝儿宽得能跑马，一只小螃
蟹正麻溜儿地从他裤裆底下溜走。小家伙气
得直跺脚，水花溅得老高。那模样，活脱脱
就是当年我们几个冲进瓜地时的傻样儿。

我忍不住想弯腰指点他两句，谁知脚底
的青苔暗地里使坏，滑了我一个趔趄。手
忙脚乱中，手掌本能地往溪底一撑——指
头猛地按在一个硬邦邦、麻麻赖赖的东西
上。那熟悉的棱角、那坑洼的手感……像
道电流“滋啦”一下打穿了四十多年的时
光，瞬间就跟小时候逮到第一只蟹王时那
股子狂喜接上了头。心口咚咚直跳，手愣
是僵在那儿，不敢挪开。等那股子麻劲儿
缓过去点，我才屏住呼吸，极轻极慢地抬

起手——水波轻轻一荡，只隐约瞥见一道黑
影，悄无声息地缩回了更深的石头缝里。

那孩子不知啥时候凑到了跟前，献宝似
的举起一个矿泉水瓶。瓶口还沾着泥巴，瓶
底那只小东西正沿着滑溜溜的塑料壁，一次
又一次，徒劳地向上爬。孩子脸上汗水和溪
水混在一起往下淌，可那眼睛啊，亮得惊
人：“看，我的兵。”

往家走的路上，夕阳把影子拖得老长老
长，村路上静悄悄的，只听见自己啪嗒啪嗒
的脚步声。忽然，我感觉背包上有窸窸窣窣
的响动。奇怪地卸下来一看——好家伙！那
只小生灵正死死扒在背包上，一只螯钳还牢
牢钳着一丝纤维。那架势，活像抓住了逃离
水坑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准是那孩
子，不知啥时候，淘气地，把他的兵悄悄放
在我的背包上。

我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把那只兵放回水
中。小家伙在水里顿了一下，然后猛地一
窜，倏地一下，便消失在幽暗的石缝深处，
再也找不见了。

溪水带走了小时候那些螃蟹的影子，
却把另一样东西，悄悄埋回了心里头。啥
叫岁月流逝啊？大概就是装活物的罐子换
了个样子吧！童年哪，它压根儿就没沉下
去淹死过。它就像溪底石头缝里那些机
灵鬼似的小螃蟹，总猫在生命最深的水
底下。不定在哪个你压根儿没想到的时
刻，它就用那硬邦邦的小壳子，咔嗒一
下，轻轻敲敲你记忆的河床……

蟹 趣
魏咏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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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的晨

晨曦，沿振风塔尖流到屋顶，
金色的希望渗过蚊帐，淌进梦呓。
虚掩的寺门下，那对早起的铁锚，
接引着素食客的虔诚香火。
竺庵老僧，受妙法教化，
赐予迎江楼的果蔬与荤食同等的口感，
赠名素鸡、素鸭、素火腿，
一缕悲悯，感化了不远处的华中东路，
低语的樟木护佑湿漉漉的长龙，
树下，静谧，欲求，会心闲谈，
百相于此刻汇聚，
皆缘于炒面锅里十块钱的欢喜。
惺忪的早点西施啊，您无须心生妒意，
甜米酒的微醺，绿豆圆子的清爽，
早已随微风备好晨课。

安庆的堤

去年仲夏，水位渐退，
防汛帐篷仍未撤去，一支骁勇铁骑，
在鲜红的战鼓旁，严阵以待。
泥滩冒着气泡，
被埋没已久的绿植，
几株零星吐艳，竭力挣脱束缚。
象征工业文明的“萌动觉醒”雕塑，

此刻，用紧握枪管的巨手，
宣示着小城的底线与尊严。
爬山虎也不惧艰险，
毅然攀上四号码头，
撑住挡水墙坚实的背脊。
码头对面，焕然一新的镇海门，
似江心洲的庄稼汉眼中，
天水交接处朴素的初阳，
照耀着延乔故居内不朽的灵魂，
也见证了此地一路的曲折与涅槃。

安庆的街

漫步龙门口，参观百年学堂，
意犹未尽，登上倒扒狮街，
头顶，绣着祥瑞的织物，
虽遮蔽了远眺的眼眸，
却让青瓦下海子的诗更鲜活。
寻着热闹，直走，左拐到巷口，
墨子酥的馥郁分流四牌楼的攒动。
黄梅会馆，一场好戏方谢幕，
跳出三三两两孩童，拥簇着父母，
像曾经的我，勾肩搭背，说着闲话，
即便擦肩而过，也能深悟，
浓厚的俚语与翠兰的沁香，
欣羡中，劝业场的灯光，悄悄，
揭开晚霞的褶角，在前言后记间，
把这段沉浸的友情录下随笔。

安庆的港

港边，游子心疼地凝望着，
佝偻的起重机，消瘦的轨道。
他，最能体味货箱的不舍：
货箱，本是炉内锤炼的金属，
在这里，涂上颜色，打上标识，
待汽笛响起，不知落脚何方，
唯有那仓库的冬暖夏凉，
轨道的哺育，起重机的轻抚，
是旅途最珍贵的慰藉。
但它们更清楚，离乡，
寄托着江畔更美好的向往。
游子背对港口，摘下眼镜，
热泪，把依江而舒的小城，
糊作一条七彩缎带，赠予货箱，

“愿尔满载新的货物平安归来”。

咏安庆（组 诗）

江 舟

􀳁世情􀳁风雅颂

哥把一背红薯藤子倒在偏屋的
时候，月亮刚好照进小木格窗子。
偏屋的月光只有西斜的时候，才透
得进窗子。于哥来说，只要天晴，
这就是常态。

干起农活来，别人是晒太阳，
他还要晒月亮。

知道哥的左邻右舍，并不大惊
小怪，他们习惯了哥几十年的勤
劳。他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驴，里
里外外，只要有活，他就会拉着那
个磨盘一直走下去。

责任地到户，可把哥高兴坏
了。原先的地都是公家的，拖大班
子搞集体劳动，上一天工，记一天
工分，年年满勤，年年吃不饱肚
子。现在好了，各家自扫门前雪，
哥觉得自己有的是力气，地越多越
好。下学就种地，哥成了一把种地
的好手。坡上坎下的人说起哥的农
活，没有不交口称赞的。

哥种地，不光白天种，月亮天
里，他挖田、挑粪，收割苞谷杆
子，一刻不闲。若是夏收季节，赶
活儿了，他早上就把黄豆铺在稻场
上，收工回来，扬起梿枷就打场。
有时也端一簸箕苞谷，消消停停地
一边哼着老歌，一边剥壳。月亮高
悬在空中，大地一片皎洁，在哥眼
里，推磨、劈柴、剁猪草，与白天
又有什么区别呢？

他一直就这样，天亮下地，天
黑不一定收工。月亮成了哥的太
阳，成了哥头顶上300瓦的大灯泡。

要是哪天月亮地里，少了哥瘦
小的身影，他家的稻场上也听不
到劈柴声，第二天一定会有邻居
来 探 情 况 ， 是 不 是 有 了 什 么 毛
病？昨天咋只看到了天上的月亮
呢？一半玩笑，一半真，哥有时
也觉得怪难为情的，谁还没个瞌
睡早的时候？

父亲好几次跟我说起哥，那是
他活这么一把年纪，方圆百里没见
过的勤快人。他把别人一天的日子
过成了两天，自然，他在当地就成
了人们效仿的榜样。家教的课程
里，做父母的少不了拿哥举例。

哥不光人勤快，脑袋也灵光，
改革开放初期，他就做起了小生
意，他把清江河里的鱼捞上来，卖
到镇上，再把镇上的日用品背回
来，开起了小商店，这在村湾里还
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虽然利润微
薄，但哥算了一笔账，不用专人营
销，种地的间隙，就可以带出来。
方便了乡邻，也贴补了家用，何乐
而不为呢？

就这样，哥一边种地，一边开
店，还在年轻的时候当过几年的小
组长，大家信任他，知道他有眼
光。百十来户的村湾，只要你想作
为，到处都有致富的门路，他们培
育柑橘，改良茶园，把良种玉米引
进来，也把水稻产量翻上去。

少年的记忆里，哥特别会说。
月亮天里，我搬了椅子在稻场上，
听哥和父亲讲话，他俩一个是村民
小组长，一个是村支书，三句话一
讲，就落到了管人、管物、管钱的
话题上。我虽然听得似懂非懂，但
觉得哥好厉害，一套一套的，说得
父亲连连点头。月色照着哥的小平
头，炯炯有神的眼睛里，不时闪烁
出一种令人钦佩的光芒，尤其是那
股子精气神，若干年后，还在我脑
子里浮现。

哥，其实是我的表姐夫，姨爹
的女婿。家住清江边，一个叫东流
溪的地方。当年我姨爹和姨妈就
是看准了姐夫的勤劳。姨爹说，
不管家境如何，勤劳第一。表姐
和哥来往了一两回，便有些迫不
及待地想嫁。等到嫁过去，才知
道，哥在左邻右舍口中的勤快，
还只是冰山一角。

不过表姐也是个勤快人，勤快
人找了个勤快人，不愁料理不好一
个家。他们成了勤快人中的天仙
配，东流溪人都说，他们夫妻就像
董永和七仙女，你耕田来我织布，
我挑水来你浇园。

时间在他们那里就是个弹簧。
前年，我去看望哥，心里一

颤：原先那么“英雄”的一个人，
竟有了老态。佝偻的腰背，显得人
更瘦了。年过古稀的哥，全然看不
出年轻时的拼劲儿了。见我叫他，
点点头，只抿嘴一笑。上桌吃饭的
时候，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当年
口若悬河的那个哥，竟然有了些木
讷，几次张嘴，想和我说点什么，
终是没张开口。

晒月亮的人
刘玉新


